《羊脂球》【故事梗概】

　　普法战争中，由于法国政府的腐败和军队的无能，法军节节溃退。

　　普鲁士军队占领了鲁昂城。

　　本地的几个大商人因为做买卖的需要，想到法国占守的阿弗尔港，但得先从陆地坐马车到第厄普，然后再乘船到那个港口。

　　他们利用了几个相熟的德国军官的势力，居然从总司令那里弄来了一张准许离境的证书。

　　一个星期二的清晨四点半，一辆载有十名乘客的公共马车启程了。

　　由于下了半天一夜的雪，天气变得非常寒冷。

　　这十名乘客中：鸟先生是葡萄酒批发商，这个绰号来自于他的奸诈狡猾；他的妻子是一个高大、强壮、意志坚强的妇人，是鸟先生生意方面的得力助手。

　　卡雷拉玛东先生，在棉纺业里有很高的地位，开着三座纺织厂，得过四级荣誉勋章，是省议会的议员。

　　他年轻、漂亮的妻子，此刻正蜷缩在皮大衣里。

　　布雷维尔伯爵是一位气派很大的老绅士，他用尽心机在服装上修饰摆布，好突出他和国王亨利第四天生的相似之处。他在省议会和卡雷拉玛东先生是同僚。他的太太气派雍容，风流能干。据说伯爵家每年的收入达到五十万法郎。

　　同行的还有两位修女。

　　另外，号称“民主党”的高尼岱，是个自由自在的政客，外号“羊脂球”的妓女，因为肥胖又娇艳而格外惹人注目。

　　天色大亮，那几位正经妇人认出了羊脂球后，都小声议论、辱骂她，三位太太也因此一下子结成了好朋友。

　　而因为有了高尼岱的存在，三位上层社会的男子也谈得格外投机，当然话题都是围绕金钱展开的。

　　因为走得匆忙，再者，也以为能赶到多特吃午饭，所以，大伙儿都没带吃的。但是，车子太慢，能在天黑以前赶到就算不错了。

　　大家越来越饿，肚子咕咕直叫。

　　路边也看不见一个小饭馆，周围的农庄里连面包找不到，那些农民怕被土兵们抢劫，早把东西藏好了。

　　下午三点钟，他们来到了一片四望无边的平原，眼前连一个小村落都没有了。

　　这时，羊脂球——犹豫了半天的羊脂球终于从长凳底下抽出一个蒙着白巾的大篮子。

　　里面装有两只鸡、肉酱、水果、糖果、面包什么的，足够她吃三天。

　　尽管大伙儿都挺蔑视羊脂球的，但肚子饿了，谁还管阶级仇恨和阶级差别呢。

　　首先是鸟先生毫不客气地接过那条满裹着冻儿的鸡腿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。

　　最后，连最正派的布雷维尔伯爵夫妇也放弃了坚持的立场，向羊脂球的食物投降了，不过，他们这样做是考虑到照顾羊脂球的情绪。

　　风卷残云般，一篮子东西三下五除二就被全车的十个人吃光了。

　　晚上六、七点左右，马车卟哧卟哧地开到了多特，在商务旅馆前停了下来。

　　车门开了，一个德国军人在高声喊叫：“先生们、太太们，你们还不下来吗？”

　　十个乘客除了高尼岱和羊脂球外都是颤颤巍巍地、恭恭敬敬地鱼贯而下。

　　德国军官在旅馆里检验了每个人的离境准许证，他一面看证件，一面看本人，把这批人端详了好半天，然后他突然说道：“好了。”说完他就走了。

　　大伙儿正要吃饭的时候，旅馆的老板来了，问道：

　　“谁是伊丽莎白·鲁塞小姐？”

　　羊脂球不由得一惊，转身答道：

　　“我就是。”

　　“小姐，普鲁士军官要马上跟您谈话。”

　　羊脂球先是一阵为难，但考虑了一秒钟，就断然地回答：“也许是找我，但是我不去。”

　　但是，最后，在大家的又是央求，催逼，又是讲大道理之下。羊脂球答应为了大伙儿的利益，她才去的。

　　过了十分钟，羊脂球回来了，喘着气，脸涨得通红，好像要窒息过去，怒气填胸，嘴里不停地嘟哝：“噢，这个浑蛋！这个浑蛋！”大家急切地问她怎么回事，她生气地说：“这和你们不相干，我不能说。”

　　大伙儿开始吃饭，吃着，吃着，国土沦丧的痛苦，离家远走的奔波，旅途的不愉快，在一杯杯苹果酒里，在一句句连珠妙语里，消融了，稀释了。

　　晚饭刚一吃完，大家因为已经累得腰酸背痛，就立刻都去就寝。

　　这个晚上，鸟先生发现了一个秘密：高尼岱想进羊脂球房里跟她睡觉，但被羊脂坚决拒绝了，理由是：敌人就在身旁。

　　第二天，大家按原定的八点动身聚集在厨房里。可是赶车的马车夫不见了！只有那辆车子孤零零地停在院子中央。

　　原来是那位普鲁士军官下的命令：不准马车夫套车。

　　大伙儿心烦意乱地在旅馆里到处走动，提心吊胆，中午也就胡乱吃了一点东西，羊脂球好像病了，而且显得局促不安。

　　到晚饭时，旅馆老板又来了：“普鲁土军官叫我来问伊丽莎白·鲁塞小姐，她是不是还没有改变主意？”

　　羊脂球气得直嚷嚷，说她坚决不会答应。

　　大伙儿等老板一出去，立刻团团围住羊脂球，坚决让她说出来，羊脂球压不住心中的愤慨，大声喊道：“他想跟我睡觉！”

　　大家听完都非常气愤，高尼岱气得把酒杯都摔碎了。

　　可是，气愤过后，大家陷入了一片沉默之中，各想各的心事。

　　第二天，大家还是无聊地被困在旅馆里，这时各自的切身利益终于战胜了同情心和愤慨之情。

　　等第三天羊脂球出去的空隙，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了起来，把一腔愤气都洒在羊脂球身上了。

　　接下来的两天，人们采取了车轮战术，轮番对羊脂球进行口水轰炸，或哓之以理，或动之以情，或胁之以法。但羊脂球都不为之所动。

　　又一天午饭后，伯爵夫人提议大家出去散步，而伯爵挽着羊脂球的胳膊，亲切地而不失身份地说：

　　“这么说，您是宁愿让我们留在这里，和您一样等普鲁士军队吃败仗以后，冒遭受他们种种强暴对待的危险，而不肯随和一点，答应做您一生经常做的事？”

　　羊脂球什么话也没回答。

　　一回到旅馆，羊脂球立刻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去，再也没有露面。

　　后来吃晚饭时，旅馆老板过来告诉大家羊脂球答应了。

　　所有的人都如释重负，深深叹了一口气。旅馆里又恢复了欢快热闹的气氛，鸟先生还开了几瓶酒以资庆祝。

　　只有高尼岱阴沉地说：“告诉你们大家，你们刚才干的事无耻透顶！”

　　大家愣住了，可是等鸟先生把那天晚上看到的秘密说出来之后，大伙儿又乐了。第二天，天气晴朗，马车终于又开始启程出发了。

　　快开动时，羊脂球露面了，她好像有点激动，有点羞惭，她谦恭地打着招呼，可是大家都没理她，把她丢在最后，羊脂球独自一个人爬上车，大家都尽量坐得离她远点，没有人跟她说话。

　　走了几个小时候之后，大家把各自带的食物拿出来，津津有味地嚼着，吃着。

　　没有一个人看羊脂球，没有一个人想到她，尽管她因为走得忙，什么吃的都没带。

　　羊脂球想起了那一篮子自己带的食物，想起了他们劝她降服的每一句话，她终于忍不住了，眼泪涌了上来，又顺着两颊流了下来。她一直在哭。黑暗里传来一声呜咽，那是她没能忍住的一声悲啼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哭声中，马车依然缓缓地朝前走着。
